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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着热情的夏风，走入暖暖的打铁铺，鼓风炉燃
起旺盛的烈火，铿锵的击打声，不断在狭窄的空间中
回荡。吴金来的打铁铺，深藏于同安岳口村中，很不
起眼，没有招牌也没门面，由简易的铁皮搭盖而成，地
上铁砧、铁炉、锤子、火钳等工具却一应俱全。

只见炉膛里炭火“啪啪”作响，焦炭经火炉高温越
烧越炙热，吴金来身手矫健地一个踏步，两眼仔细地
观察着炉中的铁块，火候差不多了，便把烧得通红的
铁具迅速地切平；随后往手心里吐口唾沫，弯腰摸起
锤子，一阵“叮叮当当”，将手中的铁具塑出形状，调整
厚度。

火一烤，锤一抡，一阵子下来，汗就出来了。此时
的吴金来像一尊古铜色的雕像。每次看到吴金来，他
衣裳的左袖都有破洞。原来打铁时，他右手锤打，左
手固定住铁块不动，就会被锤打时喷溅的火星烧坏衣
服。细看吴金来的双手，尽是烫出来的旧伤痕，“如果
怕烫就不要来打铁。一打下去火花到处喷，过去打铁
的师傅拿小锤，烫在肚子，我们拿大锤的都烫在手。”

“趁热打铁”这句成语，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
到它的生动。锤打不知多少个回合，铁块慢慢变得干
瘪，待铁块稍暗时，锤声就渐渐慢下来，下一秒，吴金
来赶紧从炉中夹出炙红的铁具，插进油里。“这个錾子
的材质是钢，烧红后会变软，把它拿去浸油，瞬间冷却
后增强它的硬度，会比较耐用、不容易断掉。”吴金来
说，这个步骤是利用加热、冷却去改变金属的物理性
质，也是影响铁具坚实与否的关键。

建筑用的尖錾使用量大、易磨损，锤打整修就能
恢复坚韧，大支的錾子浸油，小支的錾子浸水，经过淬
火加强材料的硬度与强度，可以比原本的强上好几
倍。但扁状的錾子却在锤打后直接插入砂土中固定
冷却，“扁状的錾子比较宽，整支拿去浸油的话一定会
断掉。”依据铁具的用途、形状、材质，适度调整细部做
法，对吴金来而言，打铁大半辈子积累的经验，就是打
出好铁具的个中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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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吴金来落脚
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穿街走巷吆喝：
打铁师傅来啰……

当时一年到头四处奔波，吴金来
却乐在其中。20世纪70年代前后，
由于务农需要大量锄、犁、镰刀等农
具，打铁行当可吃香了。最高峰时，
同安有20多家打铁铺。

吴金来说，每天都有做不完的活
儿，其中锄头做得最多。一把锄头一
般用一年就要重新加工，开荒用的“双
头尖”半个月就钝了，生产队的铁耙使
个一年多也该重做角度。每天修个六
七根，一天赚个四五元，相当可观。

四处讨活的过程中，吴金来发
现，由于耕作习惯不一，各地打制的
锄头不一样，厦门的锄头两头尖，漳
州的则相对规整。此外，由于土壤不
同，厦门对锄头的需求量更大。三明
一带土壤比较软，锄头往往能用两三
年；厦门沙地多，锄头磨损快，一般不
到一年就得加工或买新的。

就这样靠着双手，一把一把地打
造铁具，全年无休，吴金来靠双手
赢得了爱情，养大了孩子。19岁时，
吴金来来到同安岳口村打铁，借住在
现在妻子曾彩玉的家，铁具修理过程
中，两人由此结缘。

1987 年前后，吴金来“打道回
府”，在妻子住家附近打铁，一直做到
了现在，他仍坚守这一间打铁铺，心
中有着传统技艺传承的梦想。

吴金来有两个儿子，早在六七年
前，他就要求其中一个来学这门手
艺。“不想向命运低头、向传统手艺告
别，就必须要永续传承。”曾彩玉告诉
记者，大儿子学了三年，现在已经能
独当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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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当——

叮当
——”打铁、修
锄头、磨菜刀的
师傅来啰！

从前，从小
跟着父亲学打
铁的吴金来挑
着打铁担，在三
明、泉州、漳州
和厦门一带帮
人打农具、修刀
具。

如今，这门
手艺没落了，很
多铁匠铺子歇
业了。然而，在
同安的那间旧
铁铺里，打铁
40多年的吴金
来却放不下那
把铁锤——不
仅有老主顾不
时光顾，而且还
意外地迎来许
多新业务，来自
同安食品企业
的订单源源不
断，连建筑业的
老板、工头都常
找他定制钢凿、
錾子……他的
生意就像打铁
炉子里的火，早
晚不熄。

一间小小
的打铁铺，不仅
承载了一门古
老技艺，更让我
们感受到老行
当得以延续的
勃勃生机。

世人觉得打铁是失落的传统技
艺，吴金来却对它抱有信心。由于手
艺好，他的生意就像他那从早到晚不
熄的铁炉，很红火。

虽然原来占主导地位的农具加
工明显少了，可建筑业等其他行业的
铁器需求却在快速增长中，不少工地
的老板或工头经常会到铁铺里订做
钢凿、撬棍、錾子一类的用具。

由于手艺精巧，不论修理刀具、
斧头，还是打造、定制一些几乎不再
生产的器具，吴金来总能让顾客满
意。新样式的铁具，吴金来不用画图
纸，只要有样本可以参考，他都能做
出来。除了一些老主顾，甚至金门宰
猪户也慕名找上门来。虽然很少休
息，但吴金来还是忙不过来，遇到大
宗的铁件加工，只好婉拒。

40多年的打铁岁月倏忽即逝，对
吴金来来说，唯一不变的是对质量和
做工的坚持。他始终坚持配合着使
用者的身高、习惯，打制出方便他们
操作的刀具。

吴金来说，单平日里用的菜刀，
就有七八种不同样式，而且根据使用
者个头高低，重量也不一样，从1斤多
到3斤多不等。现在同安宰猪户的
刀，比如银祥、双旺来等，几乎都出自
吴金来之手。手工打的菜刀是把铁
切开后包覆一块钢，用上千摄氏度的
高温烧制，表面没那么平整，但耐用
度可抵三四把机器磨制的钢刀。

事实上，曾经有工厂找过吴金
来，开出不低的年薪让他展示打铁工
艺。但这样的活儿对吴金来而言太
轻松了，反倒不适应。他说，可能天
生就是打铁的料，只能干打铁的活
儿。

话语间，只见洪塘三忠村村民老
陈带着锄头找上门来加钢。老陈说，
自己是十多年的老客户了，早在吴金
来到村里打铁时就认识了，每一年都
会来找他修锄头。

好不容易坐下喘口气的吴金来
笑着说，只要来到店里，就会觉得时
间过很快。

日复一日火炉与钢铁的炙寒交
叠，磨出了吴金来的坚毅。他说，只
要还能打铁，烧铁的炉火就不会熄。

今年 62岁的吴金来，打铁已
40多年了。不管是过去，还是现
在，说起打铁，吴金来自豪感满满。
他说，过去，人从出生到过世，都少
不了要跟打铁匠打交道，不管是剪
脐带的剪刀，还是钉棺材的钉子，都
是打铁匠锤打出来的。

靠着这门手艺，吴家养活了好
几代人。

吴金来有五兄弟，他排行老二，
由于家庭不富裕，再加上在当时人
们的观念中，比起读书，掌握一门手
工艺是更稳定的营生方式，因此，他
14岁起跟着父亲学打铁。

吴金来出生于泉州南安，当地
不少人都以打铁为生。吴金来不知
道祖辈是从哪一代开始学的这门手
艺，但父亲告诉他，到他这一辈已经
传承了三代。

从递铁片到举锤敲铁，父亲手
把手地教，跟着父亲在外面跑了一
年多，吴金来就能独自打出质量优
良的农具。

吴金来说，以前打铁可不像现
在有固定的地方，而是不断流动的，
要一个村一个村地跑，哪里有活儿
就往哪儿走。18岁开始，因为父亲
年纪渐长，吴金来便接过担子，四处
打铁赚钱养家。

一般一个打铁团队由师傅、伙计
和一个抡大锤的组成。说起往事，吴
金来至今难忘。“三个人，每人挑的担
子都有上百斤重。师傅挑风箱、火炉
和铁砧，一人挑钢块、铁块和木炭，另
一人挑帐篷、衣物等生活用品。”

每年过完春节，吴金来就出门，
从漳州开始一路到泉州、三明等地，
从这个村挑着打铁担到另一个村，
有活就干，干完就走，一般到除夕前
才回家。

每到一村，找块空地铺开摊子，
一干就是一两个月，多是加工些犁
铧、耙齿、锄头之类的农具和菜刀、
剪刀等生活用具。吴金来说，打铁
都是露天的，夏天热，冬天则“冰火
两重天”。下雨天就借别人的牛棚、
庙檐、学校走廊等地方打铁。晚上
没地方睡觉，就睡在庙宇、别人的祖

厝或村里的闲置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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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金来 62岁，
在同安经营打铁铺
30余年。14岁开始
跟着父亲学打铁，
从事这个行当已有
40多年。

吴金来把烧得通红的铁具迅速地切平塑形吴金来把烧得通红的铁具迅速地切平塑形。。

■他不向命运低头，将家中的
打铁技艺传承到第四代

■他14岁起跟着父亲学打铁，
挑着担子走过半个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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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广告

吴金来拿起锤子吴金来拿起锤子““趁热打铁趁热打铁””。。


